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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早上我知道自己是不应该做这班客车的。但是我这样一个懒惰的人根本没有时间观念。无

论任何事情总是报着刚刚好就可以的观点。 

  于是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可能又一次的迟到了。这也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被老板再扣一个

礼拜的奖金，我已经习以为常。 

  巴城是一座山城我在这里整整生活了20年。但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巴城人，有一种说法是我为了

事业而留在了这里，颓废一点说我是为生活所累，在这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生存说白了就是自己没

有更大的本事。 

  总算天气还是好的，于是就会暂时把一些隐晦的东西抛在脑后。有一种说法：“巴城人大体的共

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应该是你的就跑也跑不掉，不是你的就不要瞎争取。看在眼里的不一

定是真的，听到的也并非全是假的。有时候宁可把眼见的当成是一种虚幻，把道听途说当做是一种

真实。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好象很有深度的共识，我在巴城工作了20年居然没有理解。 

  我住的城镇离巴城有30分钟的车程，而且全是崎岖的山路。除了周末其余时间我必须在公司度

过。也只有周末我才会在那幽静的小家中有了一份温馨。 

  当然迟到是经常的事情，总算今天心情还是不错的，在明知时间已经来不急的时候心理也没有

一丁点的紧迫。难道是因为我刚刚被升为处长的缘故。就好象那句老总对我的评价一样。“大伟同志

工作成绩还是瞒突出的，除了如果哪个星期没有因为迟到而被扣奖金就好象天方夜谈这个笑柄之外,

再也找不出其它可以被称之为缺点的缺点了。” 
  外面下了几点小雨，有雨的天气在巴城算是常见的了，如果哪天没有下雨反倒是一件匪夷所思

的事情。这样的雨天路上很少有称伞的路人，在巴城的雨天里一般是不需要打伞的，也好象是因为

这个原因，在巴城想要买到一把称心的雨伞是一件难事。 

  直到漂亮的女司机用话捅提醒大家前面就到了去巴城最险要的s地段的时候。我才把目光拢向车

里来。女司机的声音好像很有磁性，让人听了总有种不能自己的愉悦。巴城是一座山城，整个城市

都建在群山里面，所以通向周边的公路多为山路，有的地方甚至公路的一侧就是万丈的深渊，十分

险峻。 

  我是见不得深渊的，因为我自小就有恐高症，我约麽到达巴城大概还要20分钟。我一般在这个

时候总是要靠在后坐上眯一小觉的。而这时汽车总会很小心很平稳的前进。周围人烟稀少，便更为

阔静。 

  我的思维刚刚在游离的状态下迷失的时候，后面忽然有一个男声呼喊“司机请停一下车。” 
  一阵颠簸我睁开双眼。看见车子前方站定3个男人。 

 

  那是极其普通的3个男人，但是在他们的身上似乎总有一种邪恶的东西弥漫。       

  车子正好停在s地段的前方，很多污秽嘈杂的言语在整个车厢里弥漫。年轻的女司机眼瞥里有着

不尽的惊恐和哀怨。 

  那3个男人粗暴的将女司机从座位上撤下来，她无法抵抗着整个身体对于外力的支撑。重重的摔

在地面上。有一瞬周遭似乎很静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惊恐的人们不由自住的尖叫。 

  “我们不是打劫。”3个男人中有很重胡须的忽然说。“我们只是要跟这位好朋友玩个游戏而已。” 
  “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哈哈。”另外2个很年轻的男人忽然大笑起来。从那眼神之中有一种可怕的欲望。 

  女司机忽然从地上挣扎起来，但马上又被他们制服。很长的头发如倾泻的瀑布，杂乱的垂于胸

前。 

  那2个男人好象很费劲的才能置住女司机，而那个有很重胡须的男人在一旁只是奸笑。 



  我从没有想到过在这样的城镇里会发生这样让人发指的事情。那些男人的淫笑，就好象是在炫

耀他们制服了将要享受的美食之后的惬意和即将到来的快感。 

  那些笑声中紧紧包裹着女司机无助瀛弱的呼喊。 

  我被激怒得整个身子不住的颤抖。“你们给我住手。” 脱口而出的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的咆哮。 

  “住手，住手”我听到后面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还没有因为喊出这样振奋的话而自豪的时候。

那个有很重胡须的男人竟将我整个人从坐位上撤了起来。有一个很重的重物正砸在我头上。顿时一

股钻心的痛 。他凶恶的在我小腹上一阵猛踢 。我感觉双脚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我的双脚， 它根

本无法承受我现有的体重。我好象是摔在了地面上然后脸上就是一阵痛。 

  而那些愤怒的斥责声居然再也听不到了。我瞥见那个揍我的男人用一种恶毒的眼神环视全车。

于是那些原本正义的言辞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直到那3个男人把女司机拖下汽车。她没有再反抗。好她知道在这整个黑压压的人群中跟本没有

人可以拯救她。直到下车的一瞬她用一总很弥留的眼神死死盯着我。 

  我坐在地面上望着整车的人。“居然，居然在这车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 
  我看着他们个个一片凝重。 

  好象整个世界在这一瞬忽然死掉了一样，而与这根本没有什么分别。 

 

  过了好久，那3个男人和年轻的女司机一道回来。她的衣襟破败的厉害。 

  在她那脸上根本没有一丝的血色。 

  “快开车吧。我让你在哪停，你就在哪停。”浓胡须的男人奸笑着说。 

  而女司机根本没有什么反映。好像一具僵尸似的呆坐在那里 

  “你听到我说话没有。”浓胡须的男人很粗暴的来回拉扯着她那衣领。 

  “要我开车。。。可以，不过我有个条件。呵”女司机没有一丁点要开车的举动，居然还笑得出

来。 

  “拜托开车吧，上班要迟到了啊。” 
  “开车吧。” 
  “还要什么条件啊。” 
 

  “都给我静一下。”浓胡须忽然大嚷转而很愤怒的说“你还要有条件，什么条件？” 
  车箱内忽然是片刻的宁静然后她用手指很用力的指向我。 

  “我要那个人下车。我要那个人下车。只要他下车。我就开车。” 
  我看着那个女司机那根坚定不移的手臂，我简直不肯想信自己的耳朵。 

  “你是说要让我下车。。。。。。我刚刚。。。。。。可是为了你。” 
  “我是不会在拉他的，我要他下车－－－－”女司机竟然喊了出来。 

  就好象刚刚强奸他的人是我一样。车子内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我看着她，那双对我愤怒的

眼神。 

  于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根本就是自己一箱情愿的。别人根本就没有感激你的意思。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意志去咒骂她，我根本就懒得再看她。而只是感觉到我的胸口是那样的痛，

根本就是再也无法医治的痛。 

  “你们把他给我拖下车，只要他一下车。我就给你们开车。” 
 

  有人碰了碰我，车上一个很精神的中年男人对着我说“兄弟不好意思，你就下车吧。我上班要迟

到了呵” 
  “我为什么要下车，我评什么下车。”我简直是要哭着这么说出来了 

  “下车吧。”那个中年男人竟然撤着我的衣襟。于是很多人说“你就下车吧，别当误大家。” 
  “做做好事吧。” 
  “我评什么下车。” 
  “你是好人，你就下车吧。” 
  于是那么多的人开始拉我起来。开始将我往车下面拉。这里面有男人也有女人，有的衰老一点，

有的年轻一些。 



  “你们，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那一瞬年轻的女司机深呼了一口起。好象她的得了某一方面的解脱。她居然是一副心满意足的

样子。为什么？她要对我这样呢。 

  我坐在马路上的一瞬也是汽车开动的一瞬，女司机遵守她的诺言将车子启动了。 

 

  难道这就是我生活了20年的地方 ，我为之奋斗的地方吗？ 

  第2日我将自己工作辞掉，即使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做任何剧烈的运动。我也不愿意在在这个肮脏

的地方多呆一秒钟，我恨透了自己当初的选择。 

  我在这个巴城的街道上漫无目地的游走，我不会在有一丁点的倦恋。 

 

  在远处，一个很年轻的男孩拿着那么一厚落的报纸，脑海里仿佛也能浮现出曾经自己创业的艰

辛。 

  “特大消息，”男孩跑到我的面前。口中不知疲倦的呼喊“今天的报纸。昨日s地段发生车祸。” 
  “看看吗？先生。”说着一份报纸被很小心的递到了我的手中。上面的头条是： 

  ‘昨日s地段因雨天路滑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车上32人全部遇难。。。。。。’ 
  小男孩不无伤感的说“可惜啊，听说是掉进悬崖里面了，那个女司机听说还很漂亮呢，还是技术

不到家啊” 
  我一下只愣在那里，一瞬间就像十足的雕像。但我马上便意识到这是怎样的一件事情。 

  我好像瘫座在地上，我终于明白了那个女司机在最后时刻那弥留的眼神。 

  难道她根本就早已报了必死的念头。而我也应该是在那车上的啊！在那车上的！可是只因为我

挨了一顿的打！ 

  她那个眼神，竟然是对我的最后一眼。 

  我捂住头在也无法意志自己的感情痛苦的哭。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还有那车上的32个人！为什

么会这个样子呢。 

  此时在我脑海中似乎就是女司机汽车冲下悬崖一瞬的悲孔，还有那3个男人，以及整个车厢无数

恐惧的眼神。 

  她一定是流着泪冲下去的，她冲下去了。那一瞬她的心也是很痛的吧 

  我痛苦的哭￣心里只想着￣如果当时。。。。。。如果当时。。。。。。  

 

 

 

  


